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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入
到
祝
家
莊
，
向
一
位
老
人
家

問
及
為
何
莊
內
酒
店
、
家
家
戶
戶
也
把
刀
槍
插
在
門

口
，
到
底
此
處
是
甚
麼
風
俗
？

老
人
家
告
之
：
﹁
這
裡
早
晚
要
大
廝
殺
﹂，
並
叫
石
秀

快
些
離
開
。

梁
山
泊
好
漢
之
中
，
石
秀
是
心
思
較
縝
密
、
反
應
快
，
隨

即
問
老
人
家
：
﹁
此
間
這
等
好
村
坊
去
處
，
恁
地
了
大
廝

殺
？
﹂

有
云
﹁
不
怕
直
中
直
，
須
防
仁
不
仁
﹂。
老
人
家
處
世
閱
歷

深
，
竟
然
也
中
了
石
秀
的
﹁
激
將
法
﹂。

老
人
家
說
祝
家
莊
﹁
如
今
惡
了
梁
山
泊
好
漢
﹂
；
大
隊
梁

山
泊
人
馬
來
到
村
口
準
備
殺
入
；
但
礙
於
不
熟
悉
村
內
路
徑

才
按
兵
不
動
；
而
祝
莊
主
令
家
家
戶
戶
作
好
準
備
，
一
旦
打

起
來
，
立
刻
策
應
等
事
及
部
署
，
一
一
告
之
石
秀
。

如
此
看
來
，
石
秀
不
愧
是
刺
探
情
報
的
高
手
，
較
之
﹁
錦

豹
子
﹂
楊
林
、
﹁
摩
雲
金
翅
﹂
歐
鵬
、
﹁
火
眼
狻
猊
﹂
鄧

飛
、
﹁
錦
毛
虎
﹂
燕
順
、
﹁
百
勝
將
﹂
韓
滔
及
﹁
神
火
將
軍
﹂

魏
定
國
，
這
幾
位
梁
山
泊
馬
軍
小
彪
將
兼
遠
探
出
哨
頭
領
，

高
明
得
多
。

話
說
石
秀
見
老
人
家
中
了
自
己
的
﹁
激
將
法
﹂，
隨
即
﹁
打

蛇
隨
棍
上
﹂，
問
村
中
總
有
多
少
人
家
？

石
秀
為
何
要
問
村
中
總
共
有
多
少
戶
人
家
？
只
因
祝
朝
奉

莊
主
已
下
令
家
家
戶
戶
作
好
準
備
，
與
梁
山
泊
下
山
的
兩
撥

人
馬
開
戰
；
而
梁
山
泊
方
面
必
須
知
道
對
手
的
實
力
，
正
所

謂
﹁
知
己
知
彼
，
百
戰
百
勝
﹂。

老
人
家
沒
有
意
識
到
石
秀
在
刺
探
虛
實
，
乃
如
實
以
對
，

道
：
﹁
只
我
這
祝
家
村
，
也
有
一
二
萬
人
家
。
東
西
還
有
兩

村
人
接
應
；
東
村
喚
做
﹃
撲
天
雕
﹄
李
應
李
大
官
人
；
西
村

喚
扈
太
公
莊
，
有
個
女
兒
，
喚
做
扈
三
娘
，
綽
號
﹃
一
丈

青
﹄，
十
分
了
得
。
﹂

古
時
，
一
家
人
總
住
在
一
起
，
一
戶
人
家
約
為
十
個
人
左

右
，
祝
家
莊
有
一
二
萬
人
家
，
人
數
約
一
二
十
萬
，
就
算
只

有
半
數
可
以
上
陣
交
鋒
，
亦
有
五
至
十
萬
人
，
這
較
之
梁
山

泊
下
山
的
兩
撥
人
馬
合
共
不
足
七
千
人
，
在
人
數
上
已
佔
了

壓
倒
優
勢
，
更
何
況
佔
有
地
利
，
無
怪
石
秀
聽
了
，
大
吃
一

驚
。好

一
個
石
秀
，
不
動
聲
色
，
反
而
說
：
﹁
似
此
如
何
卻
怕

梁
山
泊
做
甚
麼
？
﹂
石
秀
之
所
以
這
樣
說
，
另
有
目
的
，
乃

在
於
套
出
老
人
家
說
出
祝
家
莊
內
外
人
不
知
的
秘
密
。

果
然
，
老
人
家
講
出
自
己
當
初
入
莊
也
不
識
路
而
被
捉
；

及
﹁
祝
家
莊
盡
是
盤
陀
路
，
容
易
入
得
來
，
只
是
出
不
去
﹂

的
事
。

如
此
一
來
，
石
秀
心
中
有
數
，
老
人
家
在
祝
家
莊
居
住
這

麼
多
年
，
當
然
知
道
出
入
村
的
路
徑
，
便
假
作
驚
惶
，
又
哭

又
拜
，
自
願
把
這
擔
柴
送
給
老
人
家
，
求
他
指
點
出
村
辦

法
。
老
人
家
是
一
位
忠
厚
長
者
，
不
肯
白
要
石
秀
的
柴
，
而

是
花
錢
買
下
，
並
惠
以
酒
食
和
告
訴
石
秀
，
在
村
內
不
論
路

道
闊
窄
，
見
有
白
楊
樹
便
可
轉
彎
，
有
白
楊
樹
的
轉
灣
便
是

生
路
，
沒
有
白
楊
樹
的
便
是
死
路
。

石
秀
正
在
聽
老
人
家
指
點
出
村
的
方
法
時
，
門
外
人
聲
嘈

雜
，
叫
嚷
捉
了
一
個
﹁
細
作
﹂
！
石
秀
喫
了
一
驚
，
與
老
人

家
出
外
看
，
只
見
七
八
十
個
軍
人
背
綁

一
個
人
過
來
，
剝

得
赤
條
條
的
，
索
子
綁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四
零
︶

常
平
是
東
莞
的
一
個
鎮
，
但
居
然
搞
了

一
個
國
際
汽
車
大
展
。

我
起
初
以
為
他
們
是
﹁
作
大
﹂，
把
一

個
小
規
模
的
汽
車
展
銷
說
是
國
際
的
，
為

了
好
奇
，
便
前
往
觀
看
。
一
看
之
下
，
果
然
是

國
際
的
，
有
德
國
製
、
瑞
典
製
的
，
也
有
日
本

和
韓
國
的
，
當
然
更
多
是
國
產
的
。
展
場
頗

大
，
展
出
近
兩
百
架
車
，
有
不
少
汽
車
模
特

兒
，
還
到
處
派
傳
單
，
拉
生
意
。

展
覽
館
外
還
有
一
個
足
球
場
那
麼
大
的
賽
車

場
，
表
演
汽
車
的
加
速
和
剎
車
功
能
，
吸
引
逾

千
群
眾
觀
看
。
可
惜
圍
柵
缺
乏
安
全
設
備
，
高

速
試
車
如
果
出
事
，
撞
向
圍
觀
人
群
，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

素
稱
豪
華
座
駕
的
平
治
，
有
售
價
逾
二
百
萬

的
，
也
有
內
地
生
產
的
廉
價
車
，
只
售
幾
萬

元
。
最
近
朱
鎔
基
前
總
理
在
視
察
清
華
大
學
時

說
，
國
內
有
售
價
達
一
億
二
千
萬
的
超
豪
華

車
，
未
知
是
何
種
牌
子
？

現
在
國
內
大
城
市
堵
車
厲
害
，
當
局
正
在
千

方
百
計
限
制
汽
車
的
增
加
，
但
效
果
不
彰
。
加

車
稅
、
加
停
車
費
都
沒
能
阻
止
購
車
的
狂
熱
。

現
在
汽
車
銷
售
正
在
向
中
小
城
市
進
軍
，
常
平

便
是
這
種
中
等
城
市
的
典
型
。

日
本
和
韓
國
的
車
商
推
銷
最
積
極
。
本
田
車

廠
打
出
﹁
五
一
放
價
指
示
﹂，
說
趕
五
一
勞
動

節
時
推
出
一
百
零
八
部
﹁
特
別
紀
念
版
﹂
小
轎

車
，
限
三
天
售
出
，
並
送
最
低
二
萬
元
的
﹁
禮

包
﹂，
還
有
種
種
抽
獎
。
日
產
除
莞
城
外
，
還

有
塘
廈
、
黃
江
、
鳳
崗
、
樟
木
頭
、
常
平
等
分

店
。
韓
國
現
代
也
不
甘
後
人
，
推
出
全
新H

I

一

型
的
﹁
輝
翼
﹂。
各
汽
車
公
司
還
在
當
場
僱
請

跳
舞
女
郎
跳
舞
助
興
，
一
個
車
展
變
成
一
個
汽

車
嘉
年
華
。

來
參
觀
的
相
當
部
分
是
駕
車
前
來
，
廣
場
上

停
滿
幾
百
架
參
觀
者
的
座
駕
。
相
信
大
部
分
是

來
自
東
莞
各
地
，
也
許
有
部
分
來
自
廣
州
和
深

圳
。中

國
從
自
行
車
社
會
進
步
到
摩
托
車
社
會
，

再
因
禁
止
摩
托
車
︵
禁
摩
︶
而
進
入
小
汽
車
社

會
，
經
歷
的
不
過
是
十
來
二
十
年
的
光
景
。
人

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升
令
人
驚
嘆
。
想
當
年
，
要

獲
得
一
張
單
車
購
買
券
而
不
可
得
，
今
天
的
小

汽
車
卻
是
﹁
任
買
唔
嬲
﹂
了
。

五
嶽
我
們
大
多
知
道
是
哪
五

嶽
，
因
為
讀
書
時
老
師
還
要
我

們
背
誦
過
﹁
東
嶽
泰
山
，
南
嶽

衡
山
，
西
嶽
華
山
，
北
嶽
恆

山
，
中
嶽
嵩
山
。
﹂
三
山
呢
？
是
哪
三

座
山
？
中
小
學
的
老
師
都
沒
有
教
過
，

所
以
便
不
知
道
了
。

原
來
，
三
山
是
指
傳
說
中
的
海
上
三

座
神
山
。
晉
代
的
王
嘉
在
︽
拾
遺
記
︾

裡
說
：
﹁
三
壺
，
則
海
中
三
山
也
。
一

曰
方
壺
，
則
方
丈
也
。
二
曰
蓬
壺
，
則

蓬
萊
也
。
三
曰
瀛
壺
，
則
瀛
洲
也
。
﹂

唐
代
駱
賓
王
詩
說
：
﹁
玄
都
五
府
風
塵

絕
，
碧
海
三
山
波
浪
深
。
﹂
蘇
東
坡
也

有
詩
說
：
﹁
三
山
舊
是
神
仙
地
，
引
手

東
來
一
釣
鼇
。
﹂

三
山
，
也
指
福
州
，
因
為
福
州
城
內

東
有
九
仙
山
，
西
有
閩
山
，
北
有
越
王

山
，
所
以
福
州
也
稱
為
三
山
。

普
通
話
讀
三
山
，
是
兩
個
相
似
的

音
。
用
因
為
粵
語
來
讀
三
山
，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音
。
所
以
新
認
識
的
朋
友
有
個

疑
問
，
為
甚
麼
香
港
人
會
把
山
呼
萬
歲

寫
成
三
呼
萬
歲
呢
？
內
地
和
台
灣
搞
錯

了
，
是
因
為
讀
音
的
問
題
，
還
可
以
理

解
，
但
是
粵
音
不
應
該
搞
錯
才
對
呀
。

唐
代
的
張
仲
素
和
韓
鎡
不
是
都
各
寫
過

一
篇
︽
山
呼
萬
歲
賦
︾
嗎
？

山
呼
萬
歲
的
典
故
我
倒
是
知
道
，
那

是
語
出
︽
史
記
．
武
帝
本
紀
︾，
說
的

是
漢
武
帝
到
嵩
山
的
時
候
，
隨
行
的
吏

卒
聽
到
山
中
傳
來
了
呼
叫
萬
歲
的
聲

音
，
問
山
上
有
沒
有
人
在
喊
，
都
說
沒

有
，
於
是
這
件
﹁
山
呼
萬
歲
﹂
的
傳

聞
，
就
被
視
為
祥
瑞
而
記
錄
下
來
。
因

為
是
在
嵩
山
聽
到
的
萬
歲
聲
，
所
以
山

呼
又
叫
做
嵩
呼
。

至
於
為
甚
麼
香
港
人
會
誤
把
山
呼
寫

三
呼
，
不
知
是
否
他
們
的
老
師
以
前
是

跟
台
灣
或
內
地
的
老
師
學
的
，
因
而
聽

時
就
一
錯
再
錯
？
如
果
當
年
用
嵩
呼
萬

歲
，
就
不
會
搞
錯
了
。
可
是
，
三
山
五

嶽
總
不
會
寫
成
山
山
五
嶽
吧
？

雖
然
一
般
人
都
視
安
迪
．
沃
荷
為
普
普

藝
術
之
父
，
但
他
並
不
是
這
個
藝
術
流
派

的
最
早
嘗
試
者
，
卻
是
最
有
力
的
推
動
者

和
最
積
極
的
參
與
者
，
也
是
名
聲
最
大

者
，
這
包
括
他
的
自
我
推
銷
。
他
透
過
跟
商
業

公
司
的
合
作
，
不
但
為
自
己
爭
取
創
作
基
金
，

也
令
自
己
的
創
作
透
過
商
品
的
流
通
而
進
入
家

庭
，
廣
為
人
知
。

普
普
藝
術
的
另
一
個
特
殊
之
處
是
，
它
對
於

流
行
時
尚
有
相
當
而
且
持
久
的
影
響
力
，
不
少

時
裝
設
計
師
、
平
面
設
計
師
都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從
普
普
藝
術
作
品
中
取
得
靈
感
。
其
中
當
今
時

裝
界
紅
人
、
路
易
威
登
美
籍
總
設
計
師M

arc
Jacobs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在
新
世
紀
開
始
，

陸
續
跟
日
本
的
村
上
隆
、
美
國
的S

tep
h
en

Sprouse

和R
ichard

Prince

合
作
，
或
將
其
作
品

融
入
商
品
︵
主
要
是
手
袋
︶
中
，
或
請
藝
術
家

為
其
商
品
設
計
特
別
圖
案
，
達
至
跨
界
合
作
、

取
長
補
短
的
雙
贏
效
果
。

該
品
牌
兩
年
前
在
香
港
藝
術
館
以
畫
家
兼
攝

影
家R

ichard
Prince

大
型
作
品
︽B

ig
C
ity
A
fter

D
ark

︾﹁
包
起
﹂
整
個
藝
術
館
的
﹁
壯
舉
﹂，
相

信
人
們
還
記
憶
猶
新
。
雖
然
有
人
批
評
此
舉
為

﹁
藝
術
向
金
錢
低
頭
﹂，
但
抽
離
來
看
，
那
何
嘗

不
是
藝
術
普
及
化
的
手
段
之
一
？
因
為
那
的
確

是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
蘊
藏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理

念
。
而
藝
術
家
的
名
望
及
其
作
品
是
透
過
路
易

威
登
這
個
品
牌
而
更
為
大
眾
熟
悉
的
。

在
六
十
年
代
的
歐
洲
時
裝
界
，
有
過
一
項
爭

議
：
迷
你
裙
到
底
是
誰
發
明
的
？
法
國
高
級
設

計
師A

ndre
C
ourreges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初
在
巴
黎

發
布
了
一
系
列
配
以
平
底
長
靴
的
迷
你
裙
裝
亮

相
，
首
次
將
這
種
街
頭
衣

元
素
放
進
高
級
時

裝
中
，
喻
之
為
跟
地
球
和
現
實
的
接
觸
，
令
高

級
時
裝
平
民
化
。
然
而
，
更
多
人
卻
記
住
了
英

國
女
設
計
師M

ary
Q
uant

，
因
為
她
接

將
迷

你
裙
配
以
彩
色
襪
褲
、
及
膝
平
底
靴
、
足
球
員

毛
衣
，
塑
造
出
一
個
充
滿
活
力
的
輕
盈
形
象
，

並
親
自
在
街
頭
上
展
示
了
這
款
令
女
性
身
體
活

動
自
如
的
衣
服
款
式
，
令
迷
你
裙
更
普
及
化
。

所
以
，
藝
術
普
及
化
和
作
品
流
通
化
，
不
但

讓
更
多
人
認
識
作
品
，
更
有
助
於
藝
術
家
留

名
，
那
也
是
另
一
種
形
式
的
尊
重
。

藝術普及化

香
港
的
競
爭
非
常
激
烈
，
許
多
父
母
都
為
子

女
費
盡
了
心
思
，
不
斷
聘
請
補
習
老
師
為
小
孩

子
催
谷
，
希
望
自
己
的
子
女
的
學
業
水
平
比
其

他
同
學
高
出
一
籌
，
壓
倒
對
手
。
因
為
升
上
大

學
的
篩
選
非
常
激
烈
，
小
學
中
學
能
夠
進
入
名
校
，

才
有
可
能
升
上
大
學
。

這
樣
的
訓
練
方
法
，
往
往
摧
毀
了
孩
子
學
習
的
興

趣
，
他
們
自
小
便
把
學
習
當
成
為
一
種
負
擔
，
內
心

深
處
並
不
喜
歡
學
習
。
即
使
有
天
份
的
孩
子
，
也
被

這
一
種
望
子
成
龍
的
訓
練
方
法
所
折
毀
了
。

大
約
七
歲
到
十
歲
的
時
候
，
就
是
培
養
小
孩
子
學

習
興
趣
，
樹
立
他
們
學
習
的
目
標
的
時
候
。
如
果
小

孩
子
自
小
就
立
下
大
志
，
能
夠
明
確
為
甚
麼
而
學

習
，
他
就
有
一
種
勁
，
孜
孜
不
倦
進
行
鑽
研
。
接
下

來
，
是
培
養
他
的
好
奇
心
和
觀
察
能
力
，
關
心
身
邊

發
生
的
事
情
，
打
破
沙
盤
問
到
底
。
更
重
要
的
是
，

要
培
養
小
孩
子
的
自
理
能
力
，
做
甚
麼
事
情
都
要
有

條
不
紊
，
甚
麼
事
都
要
認
真
。
中
國
的
航
天
之
父
錢

學
森
的
成
長
經
過
，
對
於
家
長
怎
樣
培
養
孩
子
，
有

很
大
的
啟
發
性
和
參
考
作
用
。
錢
學
森
的
父
親
就
是

錢
均
夫
，
世
代
書
香
，
才
華
橫
溢
，
是
民
國
初
期
的

教
育
家
。
當
時
所
有
小
孩
子
都
要
上
私
塾
，
對
古
文

死
記
死
背
，
錢
均
夫
思
想
開
放
，
認
為
這
樣
太
過
禁

錮
思
想
，
把
錢
學
森
送
到
求
是
書
院
，
這
是
一
所
仿

照
西
方
的
學
校
，
重
視
培
養
孩
子
的
學
習
興
趣
。
錢

學
森
從
小
喜
歡
學
習
音
樂
和
繪
畫
，
在
中
學
時
候
是

學
校
樂
隊
的
銅
管
手
，
對
於
國
畫
、
西
洋
畫
也
很
有

興
趣
，
其
畫
作
頗
有
水
平
。
錢
均
夫
要
求
錢
學
森
每

天
穿
得
整
整
齊
齊
，
書
包
的
書
本
也
要
整
整
齊
齊
擺

放
，
每
天
出
門
再
檢
查
一
次
。
錢
學
森
的
功
課
也
書

寫
得
整
整
齊
齊
，
他
的
作
業
按
科
目
和
順
序
來
做
，

速
度
快
，
做
完
了
就
去
玩
耍
。
即
使
和
小
朋
友
摺
飛

機
比
賽
的
遊
戲
，
也
老
是
第
一
。
原
來
，
錢
學
森
經

過
鑽
研
，
發
現
摺
飛
機
的
紙
必
須
要
光
滑
，
機
頭
不

能
大
，
機
頭
太
重
便
會
頭
重
而
墮
下
來
；
翅
膀
不
能

太
大
，
不
然
會
老
盤
旋
，
飛
不
遠
。
飛
機
用
力
一

擲
，
可
以
直
飛
而
行
，
滑
翔
到
最
遠
點
。

望子成龍要講究秘訣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招牌形象，最直觀的品牌標
誌便是「地標性建築」，它是一個城市最閃光的
「名片」。它必須是與眾不同、卓爾不群、令人驚
艷、具有革命性的永久性優質工程，所以得以跨越
時空、名揚天下。這張城市「名片」不啻外形上彰
顯獨特性與創新性，功能上亦須具超前性和包容
性；它們不僅充滿地域文化內涵，也濃縮城市的歷
史文脈；它不單是超凡脫俗的「窗口景觀」，更有
博大精深不可替代的人文價值。
毋庸置疑，紫禁城和天安門，是北京這座千年古

都的「名片」。它們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深厚文化
底蘊，是北京城的靈魂與象徵，永遠不會被時尚的
潮流所泯滅。作為京畿大地乃至中華文明的國寶級
經典，它們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紫禁城天安門
不啻是北京的「名片」，也是全中國的「名片」。儘
管如今北京城風格各異的現代化摩天大樓比比皆
是，天安門、紫禁城作為北京地標的地位卻固若金
湯不可動搖。
天安門、紫禁城等京城古典建築，閃爍 濃厚的

歷史文化背景和京城的精神構築，有 強烈的依附
性和不可替代性。它濃縮了古都的精華、傳遞 京
城的文明，北京因它而閃光，它隨北京而揚名。當
然，城市的「名片」也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更新，當
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有新的地標性建築應運
而生脫穎而出，成為新時代的縮影與圖騰，並超越
這個時代而長期存在。
2008年，位於北京中軸線以北的中國國家體育場

——「鳥巢」橫空出世，這個曾經引起爭議的巨大
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在地球上絕對是絕無僅有
的，而它的建築理念卻是中國傳統的菱花隔斷和冰
花紋瓷器，雖然其總設計師是來自瑞士的赫爾佐格
和德梅隆。鳥巢和水立方等新建築，就是北京新的

地標性建築，它們與天安門、紫禁城各顯神韻，這
便是文化的魅力！難怪歷屆「CCTV中國魅力城市
展示」活動中，北京都毫無疑問地贏得第一名的殊
榮。專家認為，紫禁城、鳥巢等閃光的「城市名片」
功不可沒，正是它們捍衛了北京在世人眼中的地
位。
北京又是一個極具親和力的城市。過去年代，在

古老的紫禁城和大批四合院之間，也湧現出充滿異
域情調的建築。如始建於清代的西洋樓閣。圓明園
的遠瀛觀等羅馬風格的建築就是一例。可惜1860
年，圓明園遭到英法聯軍焚燬，美輪美奐的西洋建
築毀於一旦。西洋教堂也曾為北京增添新的景致。
如位於前門西大街141號的天主教宣武門教堂，主建
築為典型的巴洛克風格，這座北京歷史最久的天主
堂，現在是北京教區主教座堂。但這種「舶來品」
畢竟不是北京的「主旋律」和「原生態」，充其量只
能成為一種「調味品」，永遠成不了北京的地標。
緊挨北京的天津，就大為不同了。在中國近代史

上天津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它曾先後被迫被九個西
方國家闢為「租界」，當年僅住在「英租界」的
4,000多個外國人中，就有40多個國籍，在近百年
間，來自數十種不同文明背景的「老外」擠在一個
狹小的城區，勢必形成迥然不同、光怪陸離的文明
景觀，於是不同風格的「西洋建築」便應運而生
了。關於這些外來建築，當初曾有人以「殖民主義
的產物」為由想「統統拆除」之，但李瑞環等領導
說，非但不能拆，還要妥善保護呢！事實證明，李
瑞環等人確實有 高瞻遠矚的胸懷。
但北京畢竟是北京，不是天津、上海，不是倫

敦、巴黎，歸根結底，天安門、紫禁城和鳥巢等
等，才是北京永恆不變的「名片」，它們的榮耀與
風采，將世代輝煌、萬古流芳！令人遺憾的是，如

今不少地方在「城市化建設」中熱衷模仿、攀比，
對高樓大廈趨之若鶩，獨獨忽略了保存地域特色和
「個性美」，致使千篇一律的高層建築比比皆是，東
西南北的城市「千人一面」，失去風格，隨便走在
一條大街，分不清是在江南還是北國。更為可歎
者，一些地方在舊城改造和興建商業區時，竟然淹
沒了引以自豪的標誌性建築，甚至不惜將它們「剷
除」了事。如鄭州的地標性建築——二七紀念塔，
早已被亞細亞、華聯、友誼商廈等「二七商貿圈」
淹沒了；開封市在城市擴建中則乾脆將其地標——
鼓樓夷為平地。在春城昆明，最具代表性的翠湖也
被一哄而上的房地產層層包圍，昔日的湖光山色已
經風韻不再。
這方面，國外一些做法倒值得我們借鑒。法國前

總統希拉克在任巴黎市長時，就與其前任一樣立法
嚴禁在巴黎城區興建高樓，以保護巴黎古老而經典
的建築風格免遭排斥與破壞。華盛頓是美國首都，
為了維護首都的安寧，寧肯多建綠地也絕少興建大
廈。德國和意大利更對主要城市的建築風格進行多
方論證與統籌，確保傳統建築不受「現代化」衝
擊。英國人對人文傳統的保護更是出名，大凡有歷

史價值的建築，英國人都會保護起來。筆者看過一
本倫敦畫冊，其中有多幅二戰前的倫敦與現時的倫
敦的照片，仔細翻閱之後我驚奇地發現，在過去的
八十年間，倫敦幾乎沒有甚麼變化。今天我們不僅
能看到莎士比亞住過的老房子，還能到他談戀愛時
的茅草屋和小花園裡走一走；在倫敦街頭，百年前
的老式電話亭隨處可見。
事實證明，沒有標誌性建築的城市是平庸而單調

的，而城市一旦失去個性也就失去了魅力。只有呵
護好自己的名片，使其靚麗奪目歷久彌新，城市才
會活力四射彪炳於世！2010年7月，「文明對話與
和諧世界」國際會議在北京舉行。其中就有中華文
化與當代世界、文明對話的世界意義、多元文化和
諧共處與世界和平和文化繁榮等議題。在悠久的歷
史長河中，生活在不同地區的民族形成各具特色的
文明，各種文明之間有 重大的差異。如今世界上
存在許多文明體系，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
明、佛教文明和中華文明等。正是文明的差異顯示
了世界的豐富斑斕、精彩紛呈；失去了差異，世界
就會變成簡單的同一，城市的魅力也就不復存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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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國際車展

韋基舜

客聚

新
添
置
的
電
腦
，
速
度
快
，
功
能
多
，
照
理
應

該
滿
意
，
可
是
系
統
設
計
過
分
﹁
謹
慎
﹂
和
﹁
殷

勤
﹂，
就
給
它
弄
得
啼
笑
皆
非
。

傳
送
圖
片
，
同
樣
是
舊
電
腦
慣
用
了
幾
年
的
正

版
軟
件
，
也
會
先
問
你
一
次
：
﹁
你
要
傳
圖
片
嗎
？
﹂

這
一
問
已
多
餘
了
，
當
在
問
話
匣
剔
過yes

，
它
又
先
此

聲
明
：
﹁
每
次
只
能
傳
送
一
張
圖
片
﹂，
這
句
話
，
在
我

要
一
連
傳
送
兩
張
圖
片
時
才
出
現
吧
，
真
是
氣
壞
。

就
說
那
個
不
知
第
幾
代
的W

ord

，
本
來
附
帶
的
倉
頡

也
真
好
用
，
優
點
是
可
以
照
倉
頡
碼
打
出
簡
體
字
，
這

是
舊
版
本
沒
有
的
方
便
，
同
時
寫
錯
句
子
，
也
會
像
英

文
軟
件
一
樣
在
句
子
下
面
出
現
紅
線
或
藍
線
提
醒
，
只

是
這
部
過
分
聰
明
的
新
電
腦
，
不
時
自
以
為
是
，
你
打

了
句
﹁
藍
田
日
暖
玉
生
煙
﹂，
它
不
明
白
，
也
會
句
子
下

面
出
現
藍
線
，
提
醒
你
，
句
子
﹁
不
通
﹂
！

最
麻
煩
是
當
我
句
尾
打
了
個
﹁
啦
﹂
字
，
按
下enter

轉
入
下
一
行
，
它
最
初
會
順
便
打
入
﹁
啦
啦
隊
﹂，
最
近

進
一
步
自
動
更
新
，
還
出
現
﹁
啦
啦
隊
長
﹂，
可
能
日
後

更
新
的
版
本
，
還
會
出
現
﹁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
歌
迷
設
計
人
以
為
你
在
打
歌
詞
了
。

如
果
打
稿
後
不
細
心
過
目
一
次
，
滿
有
信
心
以
為
萬

無
一
失
，
打
出
來
的
文
章
，
就
隨
時
可
能
滿
頁
荒
唐

言
，
看
得
人
家
一
頭
霧
水
，
因
為
它
總
在
你
每
個
字

enter

以
後
，
都
有
令
你
意
想
不
到
的
下
文
：
你
打
了
個

﹁
每
﹂
字
，
它
會
無
端
給
你
多
插
一
個
字
，
變
成
﹁
每

隔
﹂
；
﹁
隔
﹂
字
後
無
端
變

﹁
隔
離
﹂
；
最
可
怕
是
一

時
不
小
心
觸
碰
到
浮
標
，
它
滑
到
哪
裡
，
就
像
個
搗
蛋

頑
童
，
在
那
裡
給
你
自
動
插
字
，
總
之
你
開
關
任
何
對

話
匣
，
也
會
觸
動
它
的
神
經
。
這
樣
的
設
計
，
它
以
為

給
你
方
便
，
其
實
是
越
幫
越
忙
，
害
你
白
花
時
間
修

正
，
事
倍
功
半
。

換
言
之
，
舊
電
腦
指
頭
按
一
次
可
以
完
成
的
操
作
，

現
在
新
電
腦
得
按
三
四
次
。

怪
不
得
有
次
請
人
上
門
修
理
某
樣
電
器
，
建
議
他
代

換
新
零
件
，
他
說
新
不
一
定
好
，
真
是
經
驗
之
談
。

我的婆媽電腦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三山五嶽

北京的「名片」

范　舉

席談

興 國

國
吳康民

雨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新CCTV大樓 （網絡圖）■鳥巢成為北京新地標 （網絡圖）


